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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1 年 12 月，我报名参军，
走 进 绿 色 军 营 ，1999 年 2 月 ，有
幸被组织选调到原济南军区某
团政治处担任宣传干事。

刚 到 该 团 时 ，我 就 在 醒 目
位置发现几幅巨幅画像。这是
该 团 历 史 上 涌 现 出 的 在 全 国 、
全 军 叫 得 响 的 英 雄 人 物 ，王 占
山就是这些英雄人物的杰出代
表。他曾任该团团长，4 次受到
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切接
见，曾荣获志愿军“二级战斗英
雄 ”荣 誉 称 号 ，被 朝 鲜 授 予“ 一
级国旗勋章”，2021 年被中共中
央 授 予“ 七 一 勋 章 ”，从 河 南 省
安阳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
光荣离休。

1999 年下半年，部队在进行
真抓实备训练，提出“首战用我，
全程用我，用我必胜”的口号，做
到时刻准备打，保证能打赢。为
了拓宽形式，丰富内容，领导邀
请王占山宣讲革命传统战斗故
事。接送王占山的任务落在了
我的肩上，我怀着激动和崇拜的
心情来到安阳军分区。虽然我

们未曾谋面，但我一眼就从人群
中认出了王占山。

他身着洗得泛白的军装，中
等身材，精神矍铄，脸上总是挂
着微笑，站如松，行如风，军人的
气 质 十 足 ，同 时 又 显 得 平 易 近
人、和蔼可亲，手里没有拿任何
演讲稿，更没有带文件包。本来
我是要扶他，但他身手敏捷，行
动自如地上了车。

在车上，我们相谈甚欢，得
知他经常被党政机关、部队、学
校、企业等邀请做传统教育。

在部队大礼堂，战斗故事已
经融入王占山的血脉，他不用话
筒，声如洪钟，声情并茂，出口成
章，将官兵带入枪林弹雨、战火
纷飞的战场。台下官兵没有交
头 接 耳 打 瞌 睡 的 ，普 遍 反 映 过
瘾、解渴，训练时浑身有用不完
的力气。因为当时条件受限，非
常遗憾没有留下任何照片、视频
资料。

教育活动结束，我陪同王占
山来到政治处主任葛学勤的办
公室休息。一番嘘寒问暖之后，
葛学勤非常谦虚地请教：“王老，
我们信仰的是共产主义，天天在

讲共产主义社会，共产主义社会
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？”

王 占 山 听 后 哈 哈 大 笑 ，回
答：“我当兵前连自己的名字都
不会写，是部队让我有了文化，
我能讲出什么深奥的道理。但
是，作为革命战士，共产主义社
会是我们一生的追求。我当战
士时，排长就组织讨论过这个问
题，还表扬了我，说我的发言最
精彩，贴近实际。”

于是，王占山就把排长组织
讨论时的场景回忆了一下。

王占山参军时，部队的物质
条件十分艰苦，他曾随部队在四
川一带作战。一次，排长组织政
治教育，主题是“我心目中的共
产主义社会”，要求战士逐一发
言，畅想美好生活。大家畅所欲
言，气氛十分热烈。

有的说，祝愿祖国将来能自
主研发飞机、大炮、导弹，实现国
家长治久安、国富民强；有的说，
等全国解放了，退役回家能过上

“三亩地、一头牛，孩子、老婆热
炕头”的幸福生活……轮到王占
山发言，他说出了心里话：“实现
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。”

战 友 们 听 后 ，纷 纷 热 烈 鼓
掌。排长说：“再想想，说得再好
一点！”

住宿条件改变了，通讯方便
了。当时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勉
强改善一下伙食，平时就是高粱
面窝窝头、玉米糊糊，而且经常
断炊，那就说吃饭吧：“一个星期
吃一顿大肉。”这下可把战友高
兴坏了，掌声经久不息。

排长仍不满足，接着追问：
“再说说！”

南方雨水较多，空气潮湿，
衣服、被褥经常是湿漉漉的，人
容易患皮肤病，尤其是香港脚、
股癣。于是，王占山就从到穿衣
上说：“一人发两双胶鞋。”

王 占 山 的 发 言 赢 得 全 排 官
兵的热烈掌声,每个人的脸上都
露出了憧憬的笑容。

这 是 我 唯 一 与 王 占 山 近 距
离 接 触 ，无 论 是 台 上 还 是 台 下
都 受 到 了 教 育 。 之 后 ，由 于 各
种 原 因 ，再 也 没 能 与 王 占 山 面
对 面 交 流 过 。 在 此 ，我 衷 心 祝
福 老 首 长 身 体 健 康 ，祝 愿 祖 国
繁荣昌盛。

（作者单位：武安市公安局）

想念首长王占山
□ 李建军

站在窗边，向外望去，黑压
压的一片，雨势越发大了。打
开窗的瞬间，雨滴越发肆意地
冲 破 纱 窗 。 我 正 和 同 事 感 叹
着，这场雨什么时候才能停时，
电话突兀地响起。

接 起 电 话 ，是 一 位 群 众 求
助 。 当 我 说 可 以 打 报 警 电 话
时，对方却执意要求我们对他
的父亲说一句话。了解得知，
老人加入了一个披着“云养经
济”外衣的非法集资养猪特别
项目。我和同事在电话中劝说
老人，但是老人一再表示，他曾
和老伙伴们参观过养猪场，不
用自己养，就可以挣钱，可以云
端看养猪，还能吃上新鲜的猪
肉，怎么可能是骗人的。

我 们 和 老 人 的 儿 子 沟 通 ，
希望他尽快带着老人来一趟公
安分局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联系
经侦大队，让专业的部门解决
专业的案件，才更有说服力。

当 天 下 午 一 上 班 ，老 人 如
约而至，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五
位老人，据说都是打算一起养
猪的老伙计。六位老人让我们
先不要说话，而是每个人都打
开了自己的手机，一边举着手
机一边说：“我投了 10 万元，你
看现在账户上已经挣了近 3 万
元 钱 了 。”另 一 位 大 爷 也 举 着
说：“我投了 30 万元，你看，都
有近 10 万元的收益了。”

经侦大队的陈队看着争先

恐后进行展示的老人们，只是
笑着问：“我只想知道，你们所
谓独立账户的钱，可以取出来
吗？”一句话，就让所有人都噤
了声，因为他们确实取不出钱
来。

随 着 创 业 创 新 环 境 的 变
化，各种打着网络新概念和新
型营销旗号的项目，采取虚假、
夸大宣传的方式以及潜在的高
额回报诱惑群众参加。陈队一
一列举了不同的案例情况，当
诸多案例摆在面前时，几位老
人才真正意识到，他们陷入了
投资陷阱中。

回 到 家 ，我 和 公 公 婆 婆 说
起了这件事。对于退休老人而
言，有钱有时间，最容易成为不
法分子侵害的目标。其实，不
管传销还是非法集资，也不管
骗子如何变换手法伪装自己，
群众只要是相信了低投入高回
报的诱惑，就已经走向了不法
分子的圈套。公公婆婆越听越
觉得有道理。于是，我也在家
中 开 始 了 一 场 小 小 的 法 治 宣
传，防止老人误入歧途。

以 非 法 集 资 来 讲 ，多 是 采
用直接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
骗 的 形 式 ，可 划 分 为 债 权 、股
权 、商 品 营 销 、生 产 经 营 四 大
类，其具有三大特征，一是通过
注册公司，打着响应国家产业
政策号召，由传统的种植、养殖
向工程项目、科技开发、投资入
股、消费返利等方式转化；二是
将非法集资与传销、合同诈骗

手段等经济违法犯罪行为交织
在一起，采用传销手段对集资
人员进行洗脑，以种种优惠条
件和获利模式，层层下套，引诱
集资；三是举办各种活动，并在
现场兑现红利，让参与者先尝
到甜头，在活动时“现身说法”，
以小利拉拢，让其拉着其他老
人加入其中。提到此处时，婆
婆若有所思地开口询问：“那你
说现在听课给鸡蛋、送礼品是
不是也算？”我点了点头说：“怎
么可能天上掉馅饼，不过是通
过这种方式销售东西，如几万
元的床垫、几千元的枕头，都是
在变相地套取老人手中的钱。”

婆婆颇有感触地说：“你说
的没错，我上次参加的一个讲
座，让我第二天再去，如果拉新
人一起去的话，不光新人有奖
励，连我也会白得一袋鸡蛋。”
我 问 ：“ 如 果 我 也 想 去 听 可 以
吗？”婆婆听了，头摇得像拨浪
鼓。她说：“那可不行，你们太
年轻，人家就要岁数大的。”

其 实 ，如 今 受 到 非 法 传 销
和非法集资侵害的家庭并不少
见，有的家庭意识到受骗后来
到经侦大队报警，老人泪流满
面 ，一 辈 子 的 积 蓄 付 诸 东 流 。
公公婆婆也说起，张姨家、王姨
家也是，被骗了好几十万元，家
人一夜之间愁白了头，主要好
多还都是借的钱。

这时婆婆站起身说：“你把
你说的这些，给我编辑编辑，发
到我的手机上，我明天去公园

打球跳广场舞时，宣传宣传。”
公公也表示，他去下棋时，也会
给老伙伴们宣传宣传，让不法
分子骗钱的心思成为妄想。

我一听，更开心了，因为公
公婆婆参与其中成为宣传者，
才更具说服力。

我 将 在 陈 队 那 取 的 经 ，整
理了几段话，发到公公婆婆的
手机上，还把从经侦大队拿回
来 的 新 型 传 销 活 动 和 非 法 集
资、反诈的风险预警提示宣传
单交给了公公婆婆。

次 日 下 班 回 到 家 ，家 里 早
已坐了好几位叔叔阿姨。婆婆
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我今天和你爸
当了一次法治宣传员，他们都
是来取经的，你再给讲讲。”

提 问 声 和 自 述 声 时 不 时
从屋子里传出来。我想，群众
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大爷大妈们
的力量更是无穷的，看着眼前
叔叔阿姨们的神情，越发觉得
能用法治的力量托起群众“稳
稳 的 幸 福 ”，是 我 们 最 该 做 的
事。

这 时 ，叔 叔 阿 姨 都 乐 呵 呵
地说：“你说的案例，让我们受
益匪浅，我们不能总觉得吃盐
比你们现在年轻人吃米多，就
不会受骗。我们也都听懂了，
只要是低投入高回报的，就是
在骗我们兜里的钱。以后我们
都是法治宣传员，守好大家的

‘钱袋子’。”
（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安

局北戴河分局）

我 出 生 在 1947 年 。 四 五
岁 的 时 候 ，父 亲 经 常 跟 我 说 ，
咱 们 宋 家 有 个 在 部 队 当 干 部
的 ，叫 宋 星 群 ，大 号 宋 殿 臣 。
论起来，我应该叫他爷。我由
衷敬慕并引以为豪，总想见见
他。

第一次见到星群爷是 1968
年 。 当 时 我 通 过 天 津 市 卫 生
工作队一年多的医学培训，刚
刚 回 到 村 里 当 医 生 。 一 听 说
星群爷回来探家了，我特别高
兴——终于可以见到我心目中
那个英雄爷爷了。

好一个英俊的星群爷——
个头超过一米八，不胖不瘦，腰
杆笔直，浓眉大眼，标准的美男
子 。 那 年 他 41 岁 ，在 68 军 202
师当政委，我当年 21 岁。

星 群 爷 平 易 近 人 ，而 且 很
健谈。得知我当医生还兼任民
兵连指导员和宣传队队长，经
常自编自导文艺节目时，便鼓
励我一定要把文学创作坚持下
去，并期待我的作品能尽快在
各级报刊发表。

星群爷从部队离 休 后 ，他
在任丘城里安了家。从此，我
们的交往便多了起来，每次见
面，我都会把近期在报纸杂志
上发表的作品拿给他看，他看
后 总 是 赞 不 绝 口 并 给 予 鼓 励
和 厚 望 。 后 来, 得 知 我 有 篇 散
文上了《人民日报》、有作品在
全 国 获 奖 ，他 高 兴 得 不 得 了 ，
平 时 不 喝 酒 的 他 硬 是 和 我 喝
了二两小酒。

2015 年 ，为 纪 念 中 国 人 民
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
胜利 70 周年，我对 88 周岁的星
群爷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采访，
挖掘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
故事。

星 群 爷 1942 年 参 军 。 那
年 春 天 ，不 知 哪 儿 走 漏 了 风
声 ，驻 扎 在 津 保 公 路 任 丘 金
桥 据 点 的 四 五 十 个 日 本 鬼 子
和 汉 奸 突 然 来 到 南 畅 支 村 ，
说 要 找 正 在 村 里 开 会 的 几 名
区 干 部 。 15 岁 的 宋 殿 臣 和 没
来 得 及 钻 地 道 的 几 百 名 群 众
被 赶 到 村 中 心 的 十 字 街 头 ，
被 挨 个 逼 问 ，人 们 异 口 同 声
地 说 没 看 见 、不 知 道 。 此 时,
鬼 子 在 一 个 牲 口 棚 里 发 现 了
没 有 隐 蔽 好 的 地 道 口 。 于 是,
有 备 而 来 的 鬼 子 和 汉 奸 便 把
两 台 抽 水 机 接 通 了 吃 水 井 和

大 水 坑 ，同 时 向 地 道 里 灌
水 。 半 小 时 以 后 ，地 道 里 的
积 水 已 经 半 人 深 。 这 时 ，得
到 消 息的区小队火速赶到，一
进 村 就 跟 鬼 子 交 了 火 。 鬼 子
一 看 来 者 不 善 ，立 刻 逃 走 了 。
这一仗，区小队打死了两个日
本 鬼 子 和 两 个 汉 奸 。 那 些 钻
地 道 的 群 众 中 ，有 宋殿臣的胞
兄宋殿荣。

这件事儿让小小的殿臣明
白了一个道理：要保护家乡，保
护亲人，只有拿起枪来跟鬼子
干。第二天，他说服了父母，跟
同村的三个孩子一起，边走边
打听，跑了好几个村，步行四五
十里路才找到了区小队，软磨
硬泡当了娃娃兵。那一年，他
15 岁。

1943 年 ，宋 殿 臣 被 调 到 42
区 队（辖 任 丘 、高 阳 、安 新 三
县），给 一 营 三 连 连 长 当 通 讯
员，后来就参加了冀中军区统
一部署的堂二里歼灭战。当战
士 们 随 强 攻 部 队 向 据 点 推 进
时 ，宋 殿 臣 和 两 名 战 友 看 到 5
个日本兵从据点逃出来钻进了
外围一个农家院，便火速跟了
上 去 。 他 们 冲 进 院 子 ，向 5 间
房 屋 内 一 连 投 了 十 多 颗 手 榴
弹，5 个鬼子全部“报销”，还缴
获 了 5 支 枪 和 200 多 发 子 弹 。
战斗结束后，宋殿臣等受到了
区队嘉奖，每人还配备了一支
枪，16 岁的宋殿臣从此在 42 区
队出了名。

1944 年 秋 后 ，宋 殿 臣 入 了
党 ，年 仅 17 岁 。 第 二 年 春 ，宋
殿臣被派往三排三班当班长，
成了整个区队年龄最小的一名
基层指挥员。

1945 年 8 月 15 日 ，日 本 宣
布无条件投降。

在 解 放 战 争 中 ，宋 殿 臣 转
战南北，经历了多次阻击战和
攻坚战，屡立战功，后来又参加
了抗美援朝战争，获得了一枚
抗美援朝纪念章。

晚 年 的 宋 殿 臣 是 幸 福 的 ，
他经常捧着一个个军功章，流
露出不尽的感慨：今天的幸福
生 活 是 无 数 先 烈 用 生 命 换 来
的，我们活下来的人，世世代代
都不能忘记他们。

今年 8 月 7 日，宋殿臣因病
在北京逝世，享年 98 岁。

星 群 爷 走 了 ，我 经 常 在 同
事面前炫耀的那个英雄的爷爷
走了。他永远离开了我们，却
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

□ 宋胜利

大 运 河 如 一 条 青 罗 带 般 ，
柔婉又坚韧地绕过村庄。小村
不大，人亦不多，却是我幼年与
少年的整个天地。父亲母亲居
住在这里，他们一生与泥土相
伴 ，听 鸡 鸣 而 起 ，踏 着 晨 露 出
工，日子朴素得如同土地本身
的颜色。

母亲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，
书念到四 年 级 便 辍 学 了 。 她
一 生 未 曾 走 出 这 方 水 土 ，却
是 我 人 生 的 启 蒙 老 师 。 她 面
孔 微 黄 而 瘦 削 ，仿 佛 也 如 土
地 一 般 被 岁 月 反 复 犁 过 。 童
年 家 贫 ，我 常 窥 见 她 背 过 身
去 悄 悄 抹 泪 ，低 声 埋 怨 父 亲
年 轻 时 没 学 门 手 艺 ，只 会 土
里 刨 食 。 然 而 泪 水 过 后 ，母
亲 总 又 挺 身 站 起 ，用 行 动 教
会 我“ 付 出 才 有 收 获 ”这 土 地
般 朴 素 的 真 谛 。 她 终 日 劳
作 ，身 影 在 灶 台 与 田 地 间 辗
转 ，那 双 被 岁 月 磨 蚀 的 手 ，如
同 土 地 皲 裂 的 纹 路 ，无 声 地
传 递 着 沉 甸 甸 的 期 望 。 日 子
渐 渐 好 转 ，母 亲 却 依 然 俭 省 ，
将 积 攒 的 钱 仔 细 包 藏 起 来 。
我临行前，她殷殷嘱咐：“在外
要 踏 实 做 人 ，把 日 子 过
好。”——此语不似豪言壮语，
却如雨渗入干渴的心田，成为
我日后穿行风雨的根脉。

父 亲 性 情 温 厚 ，不 似 母 亲
那般严厉。幼时顽劣磕碰，伏
在 父 亲 宽 厚 背 脊 上 回 家 的 情
景，至今每每浮现眼前，心头便
悄然生出一股暖流。一次失手
打翻滚水，灼烫的痛楚如烙铁
加身。父亲慌忙抱起我，深深
自 责 间 竟 狠 狠 抽 了 自 己 两 耳
光 ，那 沉 闷 声 响 至 今 犹 在 耳
畔。随后他背起我，几乎踏遍
十里八乡寻医问药。我常于父
亲肩头昏沉睡去，他察觉后便
缓缓蹲下，轻轻揽住我，任我多
睡片刻安稳觉。父亲背我走过
的路，仿佛大地承托着种子，每
一步都深嵌着无言的爱；他臂
膀的温热，穿透岁月尘埃，至今

仍是我抵御世间寒凉最深的暖
意。

儿 时 记 忆 里 ，乡 野 气 息 如
母亲手掌般熟悉：泥土腥气混
着青草香，再掺进爹娘烧饭时
草木灰的烟味。而最难忘的，
当属村中那块晒粮场。收获时
节，那里成了我们孩童嬉闹的
王国，追逐喧哗常盖过父母的
呵责。这晒粮场上的是全家的
命脉。除去口粮，爹娘将大部
分粮食卖掉换钱，小心翼翼地
积攒起来——那是我通往书本
世界的桥梁。为守护这沉甸甸
的希望，父亲常与叔伯们彻夜
看守粮堆，微弱的灯光在暗夜
中 摇 动 ，守 护 着 全 家 的 饭 碗 。
晒粮场上的喧腾与静夜守护的
灯光，如同大地的呼吸，一呼一
吸间，吐纳着庄稼人年复一年
的期盼与艰辛。

如 今 大 运 河 依 然 默 默 流
淌 ，田 畴 依 旧 如 画 ，而 我 的 爹
娘 却 在 光 阴 里 渐 渐 矮 了 下
去 。 母 亲 双 鬓 斑 白 ，皱 纹 深
深，那是操劳与苦盼镌刻下的
印 记 ；父 亲 温 和 的 笑 容 里 ，也
增 添 了 疲 惫 的 痕 迹 。 时 间 从
母亲身上抽走水分，在父亲腰
脊上添加重量——这无声的销
蚀，是大地为哺育万物而默默
承受的消耗。

我 飞 离 了 村 庄 ，却 总 感 到
有 根 须 在 土 里 无 声 地 牵 绊 。
泥 土 的 恩 典 ，父 母 的 爱 ，无 声
地渗入血脉，成了我灵魂的河
床 ，在 生 命 深 处 日 夜 流 淌 不
息 。 原 来 父 母 本 身 就 是 这 厚
德载物的大地，他们并非如日
月高悬照耀，却以最深的静默
托举着我们人生——无论走得
多 远 ，回 望 之 处 ，永 远 有 那 方
沃 土 承托着我们跋涉的足迹，
永恒而无声。

父 母 之 爱 ，终 归 是 大 地 般
的静默：它无声无息，却以坚韧
的 胸 膛 承 载 我 所 有 漂 泊 的 足
迹；它不言不语，却用最深厚的
沃 土 滋 养 了 我 向 上 伸 展 的 枝
丫。
（作者单位：东光县公安局）

□ 朱林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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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都是法治宣传员
□ 赵春莉

星群爷走了

大运河畔的根脉


